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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岩

尴尬的一幕

醉花阴

麻辣烫 ■ 来永祥

有病的叔公

紫藤阁 ■俞玲玲

神奇的加持

诉他：“我这老表，一则平时对母亲是比较孝顺的，二则他那么
表达，应该是想调节一下喝酒的气氛。”

天哪，看来在什么林子还得唱什么歌的，想不到我为了调
节喝酒气氛，在喝酒场面上的几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会产生那
么大的误会，他们竟然当真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想想也
是，做叔公是结婚程序中比较正规的场合，新郎家那可是将叔
公视作长辈接待的，我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乱说乱话了。

时下，小两口谈恋爱，一旦基本确定关系，准亲家两家你请
我我请你的，互动得热火朝天。萧山话叫：“镬里勿滚，汤罐里先
滚。”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以前，在小两口结婚之前，两亲家
是鲜有相聚的。因此，结婚时，新娘子爸爸叔叔上门去新郎家做
客，是一件显得很隆重的事情了，俗称：做叔公。

我没有女儿，所以也就一直摊不上这等美事。忽一日，表姐
夫上门来，说嫁女儿了，觉得我要说能说，要喝能喝，也算是上得
了台面的人，遂特别邀请我去做一次叔公，帮他去撑撑台面，至
于我，当然欣然接受了。想不到，这次邀我去做叔公，本来想撑
撑场面，后来竟然场面未撑，台面坍了。

出征之时，我70多岁的老母亲觉得我不懂人情世故，拉着
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去做新亲，酒么少喝一点，不要乱说乱
话，否则会出洋相的。”当着老妈的面，我唯唯诺诺：“当然当然，
我心里有数的。”我想，应付这种小场面，与我来说，岂不是小菜
一碟。

待新娘娘家人浩浩荡荡地上门，新郎家自然是隆重接待，热
情招待，安排我们堂前就座，点心水果酒水轮番上桌，新郎父亲
亲自作陪。酒桌上，新娘父亲除了一番程序性的“女儿少不更
事，嫁过去还请多多照料担待”的客套话外，就是倒酒，劝酒，喝
酒。等倒了几次酒，新郎爸爸再次为我斟酒时，我想我得活跃一
下气氛，就说：“亲家公，我的就不加了吧，我妈来时关照过我，酒
不能多喝的，否则喝醉了，做新亲会出洋相的。”新郎父亲自然客
气：“在我们家，喝醉了也没事的，等下叫儿子代驾回去就是。”遂
又加了酒。等再次为我斟酒时，我就捂着杯子说：“亲家公，我真
的不加酒了，我来时，母亲千交代万交代的，否则我回去，会遭母
亲责骂的。”因为我再三推辞，酒也就没有再倒成了。

忽一日，表姐夫急匆匆地来到我家，告诉了我一件有趣的
事。他说，有一天他亲家公专程问他了，说：“你们那天来做叔公
的，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叔公脑子有一点点问题？”表姐夫说，“没
有啊，你说的是哪一个？”亲家公说，不让他斟酒的那位。表姐夫
说：“不会吧，他很聪明能干的，在单位一直担任办公室主任的
呢！”亲家公又问：“那他是不是还单身着啊。”表姐夫告知他：“没
有没有，他是有老婆孩子的。”亲家公一脸懵懂：“那那次给他倒
酒，他要么说母亲交代过要少喝，要么说多喝会遭母亲责骂等
等，我真以为这叔公智商有问题或者是个孤老头呢。”表姐夫告

■杜昊锐

冬日的暖汤

尖尖角

超市时常出现搜身事件，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场面。画
面中，两个超市保安拦下一名女士，好像怀疑女士偷了东西，
在她身上摸来摸去，试图翻出藏匿的商品。这种场面双方都
很尴尬。设想一下，如果翻不出东西来，保安该如何收场？再
看这位女顾客，无论在她身上搜没搜到东西，她都十分尴尬，
就连站在画前看热闹的你我，也会脸红。被搜的女士一脸茫
然，搜身的保安也没有稳操胜券的底气，左边那位保安两眼圆
睁，手摸两腮，似乎在问自己：难道我们搞错了？搜查进行时，
场面被尴尬气氛笼罩着……

如果单从画面看，只是工作人员与顾客之间的冲突，深层
次去理解，就是一幅涉及法治层面的漫画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
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此外，搜身行为
还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如果经营者擅自搜查
消费者的物品，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并可以采取法律措
施。两个保安没有这个权力，可是他们做了，而且做得理直气
壮。于是“尴尬一幕”就出现了。这场怎么收？答：消费者有
权要求赔偿并可以采取法律措施。

《尴尬一幕》赵雪峰作

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奶奶发煤炉，用一张旧报纸引火。
旧报纸暂时放在一边，我就歪着头把自己认得的字一个一个念
了出来，竟然发现它们的读音连缀出自己懂的话语，大为震动。
那一刻，仿佛有一个神秘的人靠近我耳语，这种声音仿佛阳光划
过，只有我听得到。

那可能是我生命之初的第一场阅读，犹如壳中小鸡啄开坚
硬外壳的第一个小小孔隙。阅读令我打开了通往更广阔世界的
一扇门。从此，只要是印有汉字的东西都令我饥渴阅读。

小学三年级时，我读到了《木兰从军》的故事。她男扮女装，
替父从军，建立功勋。我永远记得《花木兰》这个故事的下面，配
着用钢笔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象，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横跨战
马，替父从军。花木兰豪迈的气概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成为我
童年生活最鲜活的榜样和最深刻的憧憬：我只是一个女孩，可是
我也要活得光彩。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反反复复地看了不知道
多少遍，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语言，像阳光划过的声音，
永久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初一暑假对我意义非凡，因为发现了最幸福的一处所在：姑
姑出嫁后留在家里的半菱桶书。

大多是外国书，长长的外国人名一个没记住，只是记住了情
节。囫囵吞枣地看，长大后，知道那些书是一个叫托尔斯泰的长
胡子老头写的。反正，夏天结束时，菱桶里的书差不多被我看完
了。初二回到学校的第一次模拟考，我考了年级第八名。我的
名字出现在手抄的红榜上，我无数次地假装不在意，偷偷地瞄红
榜上自己的名字。坐在教室里，我无数次地回想这种进步发生
的可能性，这让我联想到菱桶里的阅读，一定是它给了我神奇的
加持。

于是，当别的孩子在田野里疯跑的时候，我把更多的时间花
在了阅读上。那时可以读的书不多，开学初语文书刚发下，我几
天就看完了。邻居家的《杨家将》《说岳全传》《封神演义》也看过
了。亲戚家能借到的书都没放过：《儿童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铁道游击队》。还有妈妈上班的那个乡镇企业里在传阅的
《七剑下天山》。我时而身穿白衣，下跨白马，化身江湖女侠，除
暴安良；时而长裙飘飘，坐着马车，化身淑女，畅游世界。我庆
幸，我看到了一片更为广袤的田野，那里的风景更为迷人。

二十岁师范毕业的暑假，去上海外公家住了一个月。外公
带我上书城，给我买了一堆书。那一堆书中，独独喜欢上那本小
小的《唐宋词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那些黄色的书页，散
发着柔和的光芒。喜欢秦观的《鹊桥仙》，喜欢李清照的《声声
慢》，喜欢欧阳修的《群芳过后西湖好》，喜欢李煜的《春花秋月何
时了》……一切好语言都被道尽，立尽斜阳，我迷恋诗词中所散
发的诗情。

回到乡下，那些诗句，在夏日的午后，变成了葡萄架下的吟
诵，它让我拥有了一个更为深远的，也更为丰富的世界。日子久
了，古诗词中的某些场景便化成了一幅又一幅的画面在脑海中
挥之不去。那些诗句，最终变为流星般的光芒，跨越时空，感化
与影响着我的精神和生活。总是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这些画
面会忽然地在脑海中闪现：许多未曾谋面的诗人词客，他们是如
此让人亲近：他们曾经怀着与我一样的情怀！

我已从教三十年，有过太多的迷惑与困顿，经历无数次的失
落与苦痛，但书籍无数次带给我心灵的安慰。一书在手，神游太
极。内心的皱褶竟慢慢舒展，感到自己的偏执痛苦有时完全是
自我折磨。静静想来，书是人类永恒的生命：人只有一次生命，
每个人都只有一种生命体验，但你每读一本，就多了一种生命体
验。年过五十，我随身带着书。阅读是一条与岁月抗衡的捷径！

非常光荣与文字相遇，阳光下，它仍在对我耳语，只对我一
个人透露秘密。

与冬日喧嚣街头不同，此时的天空飘着柳絮般的残
雪，仿佛是上天在诉说着人世间的温暖，正是这样的一
天，发生着温暖的篇章……

这是一个平常到有些清冷的早晨，枯萎的叶子随着
寒风漫无目的地飘着。昨晚风雪下催眠的街头在今早伴
着微暖的晨阳，慢慢苏醒。我迈着轻松的步伐，踩在微微
融化的雪地上向学校走去。

雪后的地面坑坑洼洼的，行人车辆稀稀疏疏的，都在
缓缓地移动着。骑车的人更是小心翼翼，耸起双肩，夹紧
两臂，眼睛注视着前方。

快到十字路口的地方，一群人正在推一辆载满大白
菜的三轮车。这辆三轮车深深地陷在雪中，众人一边用
力推一边用力喊：“一、二、三！”我边走边回头，默默地为
这些互不相识却为同一件事努力的人加油。突然在我前
面，一位骑着车的中年人重重地摔倒在地，挂在车上保暖
瓶里的浓汤溅到了一旁一位年轻人的羽绒服上。路过的
行人都停下来看热闹，大家都觉得一场“舌战”是避免不
了了。可出乎意料，那位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中年人，而
是不及拍掉身上的浓汤，连忙跑过去将中年人扶起，中年
人连声道歉：“小伙子，对不起啊，我急着给医院里的病人
送饭呢！一着急，没看路……就这样了，还……有你的衣
服……”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年轻人的羽绒服上面还滴着
汤。年轻人却说，“没关系，你给病人做得汤一定很好，我
的衣服也算是享了口福。”听了这话，大家都笑了。

我边走边回头看，整个人都暖洋洋的，不远处的三轮
车也在大家的帮助下冲出困境，人群一片欢呼……

此时，天空依旧挂着几缕柳絮般的残雪，它们在这冬
日的晨曦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走在这被残雪点缀的街
道上，心中涌动着的是无尽的暖意。在这个世界上，总有
一些美好的事物能够驱散寒冷，那些温暖的片段，如同冬
日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冬日的清晨，也温暖了彼此的心
房，带来温暖和希望！

其炳婆婆是一名乡村接生员，大队里的男女老少都
尊称她为“小外婆”。小时候，每每碰到其炳婆婆，母亲总
是努努嘴，示意我叫“小外婆”。母亲告诉我，我家4兄妹
都是小外婆接得生。

记忆中的小外婆在50岁开外。身材矮小，身板却很
是挺拔，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却
大步流星。一个手布袋总是随身带着，里面装着接生用
的剪刀、纱布、棉球等家什。

接生虽然辛苦，但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一个不错的
行当。每接生一个，一般是派送一个3元钱的红包。但
接生后的一星期内，每天的上午都得到产妇家去一趟，看
一下母婴情况，倒一次马桶，并把尿布洗净，直至晒出。
产妇家烧上午点心，也得把接生婆的一碗烧上，讲究一点
的东家，还会在接生婆这碗，外加一个鸡蛋汆上，以示对
接生婆的谢意。

七十年代中期，我堂侄子出生，也是小外婆接得生，
母子俩一切平平安安。当年在上海国营大厂工作的大伯
父，人称“上海老板”，很是高兴，送给她一个5元大红包，
一举打破了她的3元红包记录，着实让她高兴了好多天，
她逢人便夸“上海老板”真大方。

当时几乎每个大队都有一两个接生婆，但小外婆的
接生手艺最好，我们这个大家庭中，10多个堂兄堂妹都
由她接得生。说到小外婆的接生技术，我大妈记忆犹新，
赞不绝口。她生我小堂妹时，正遭遇台风天气，前半夜肚
子隐约有点痛，凭她已生育过几个小孩的经验，估计熬到
天亮应该没问题，谁料到子时只是开了个头，阵痛节奏加
快了。她眼看情况不对，叫醒了睡梦中的大伯，要他快去
叫小外婆。风雨中，小外婆如约而至，昏暗的煤油灯下，
她观察了一下，说了声“快了”。

果然，堂妹片刻工夫就出世了，她麻利地剪下脐带，
做了些常规处理。可发现堂妹有点异样，一点啼哭声都
没有，她立即用手轻轻拍了堂妹的胸部几下，然后再在唇
穴按压了一下，一声清脆的啼哭响出，大家悬着的心总算
落地了。

风里来雨里去，小外婆从事接生这个行当，长达50
余年。有人做过不完全统计，她一生少说接生了2000多
个新的生命。

小外婆早已驾鹤西去，但经她接生的一代又一代的
人，都茁壮成长，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香火传承，生生
不息，为沙地繁荣昌盛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凤凤

乡村接生员

老底子

职场事
■ 戴琴雅

免费的午餐

三月，公司自助餐厅开始营业，按照制度规定，高层经理
可以免费享受餐厅的丰盛午餐，消息一出，让依旧在员工餐厅
打卡吃饭的中基层干部颇为眼红。

你想，优雅的环境，天天换新的荤素搭配，外加新鲜水果、
现磨咖啡、各种干果，不要太丰富喔，最最重要的是，餐厅不用
排队，随到随吃，还不用掏钱，这等待遇，岂是跟着员工们排长
龙队、吃大锅菜、喝大碗汤的一般干部可以比拟的。

开业后，公司上下果然掀起了一股比学赶超的热潮，你
想，有能力，有机会，谁不愿意做领导，哪怕是挤，也要挤进去，
不光为一睹自助餐厅的芳容，更是为了去享受那不一般的待
遇。

如此两个月，楼上领导们自是开心落胃，直夸老板英明，
总算不负往日辛苦。

好景不长，领导们开始欢颜不展，员工们不明白，吃那么
好，有啥不开心的，一副苦大深仇的样子，摆给谁看。

后来，有消息灵通人士传出话来，说自助餐厅不再光是吃
饭场所，从五月开始，新添了内容，增加了午餐会环节，每日还
有轮值有记录，这下好了，本来，五一后，下午有一个半小时的
休息时间，但因为增加了午餐会，领导们既要吃饭又要开会，
午休时间自是没有了。再后来，因为货期，客户抱怨增多，午
餐会又升级成了催货会，这样，领导们去吃饭就变成了负担，
首先，高管们本身并不清楚具体业务，平日里指手画脚惯了，
真弄个人天天来细问他们具体的业务，头都三个大了，但为了
席间不出丑，各职能部门必须在饭前准备好头天布置的工作
任务，理清原本并不熟悉的业务环节，不然，很难应付兄弟部
门在席间无休无止的讨伐。

于是，饭前，员工下班了，领导们得充分准备会议所需；饭
中，员工们可以家长里短，领导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聆听当日

任务，如果光顾着吃，一知半解地跑回去，精神难以传达，
工作难以布置，第二天将会颜面尽失；饭后，员工们吃饱
喝足可以安然午睡，哪怕趴在桌上打盹，也能酣然入梦，
而领导们，一方面得回去整理资料，免得隔夜忘记，一方
面，还得查漏补缺，准备次日材料，等到终于可以在舒适
的单人间里眯上一会了，上班铃声早已打响，切，下午班
开始了。

更加不堪的是轮值主持，其中付出的辛苦和精力更
是多于常人，哪怕午间美食再丰腴，也是食不知味毫无情
趣可言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用在这里，真是再恰当不
过，哈哈，领导们，吃好喝好呦！


